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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青少年网民的活动情况，本研究对“厕妹”群体展开了深度访谈，并发现，“厕妹”线上身份是

女性青少年调和性别、经济、观念等现实困境的消极抵抗策略，她们一方面构建了包容个体自由表达的

情感共同体，另一方面，身份的非理性内核又构成集体无意识的霸权，指引青少年走向或社群主义式，

或原子式的个体生存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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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activities of young Internet users, this study conducted in-depth inter-
views with the “toilet girls” group and found that the online identity of “toilet girls” is a passive re-
sistance strategy for female adolescents to reconcile the dilemmas of gender, economy, and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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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ts, etc. On the one hand, they have constructed an emotional community that embraces indi-
vidual free expression.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irrational core of their identity constitutes 
the hegemony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which guides adolescents towards a communitarian 
or atomic individual surviv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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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2022 年全国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专题报告》，61.11%的受访者曾遭受网络暴力行为，

而面对网络暴力，“回避”仍然是主要的应对策略，近四成的受害者选择自主或采用网站功能屏蔽网络

暴力[1]，由此可见，网络暴力的危害性和侵入性不容小觑，但逐年增长的网络暴力事件也与多数人采取

的回避策略也产生了割裂。 
对此，有研究表明，以迷群文化为主的网络亚文化呈现日常极化的趋势，阴阳怪气的“酸话”和共

同的“敌对者”，使得参与者在极化冲突中强化了自己“粉”“黑”等流动却又以喜好或立场为具体判

定依据的身份认同[2]，随着迷群之间的极化冲突成为常态，暴力符号也在不断被复制、重构的过程中成

为娱乐性质的网络模因，并在非迷群之间泛化[3]，这可能导致网络暴力的定义更为主观和模糊，遭受网

络暴力的个体可能也在无意识地娱乐化参与暴力符号的传播，成为某种“抽象文化”的受众，因此，该

推论部分地解释了频发的网络暴力与普遍的回避策略之间的矛盾。 
在以极化冲突为常态的迷群中，“厕妹”群体是近年来脱胎于网络亚文化的一类复杂且典型的群体。

该群体的定义在其内外部都存在较大的争议，经过初步调研，被普遍认可的“厕妹”定义是：围绕“厕

所”账号(即代投稿者匿名发布投稿内容、允许投稿内容以花名评议角色、真人和作品的账号)展开线上活

动的女性青少年网民群体。有趣的是，“厕妹”的称谓由该群体自己提出，她们认为，自己在“厕所”

的投稿、评论活动会呈现出在一般大众面前难以公开表达的主观意见、负面情感，乃至个人立场等，因

此相当于是一种“排泄”行为，这些表达的发出者和接收者都不应对表达的内容过于较真。 
得益于其高匿名性、低限制性及其话语符号的强传播力，“厕所”文化很快不再局限于最初兴起的

“偶像梦幻祭隔空喊话 bot”账号，而是扩散到了各个圈层，甚至与现实生活相关的“厕所”，如“同学

隔空喊话 bot”、“琼人(穷人)隔空喊话 bot”、“闲鱼隔空喊话 bot”等，也开始出现并吸引众多青少年

参与其中。然而，网络暴力导致的恶性事件也在该群体内部滋生。2022 年 7 月 26 日，由于遭到“厕妹”

持续的语言暴力，一名 18 岁的香港女性“依奈”自杀身亡，数起围绕“厕妹”群体发生的网络暴力事件

进入公众视野，该群体也受到了大量抨击，由此，“厕妹”不仅身处于极化冲突频发的内群体，还面临

着来自外群体的冲突，这无疑会带来更多负面的情感体验，然而，“厕妹”依然选择坚持这一群体身份，

其背后的原因值得被关注。本研究对“厕妹”群体进行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探索她们如何理解

“厕妹”这一分众化的情感共同体，以及她们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种充满潜在冲突的媒介环境中定义自

己的线上身份并展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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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符号互动中建构而成的情感共同体 

当社会交往的符号形式及其意涵很大程度上由一般个体或特定群体自主建构时，公共领域或共同体

的概念也就有了相对性，本文试图从符号互动如何成为共享话语和共享情感的一部分，解释“厕妹”如

何凝结为流动但排外的情感共同体。 
基于有机体通过模仿同类的姿态而建立象征性刺激与表意之间的联系，乔治·米德对“主我”、“客

我”二元论展开批判并提出了符号互动论，指出意义产生并且存在于不同阶段的社会行为过程中，而符

号正是在互动行为的社会经验积累下逐渐能够普遍地引起某一特定社会行为结果的动作、姿态或象征，

这样一来，符号才成其为表意的、有意识的符号[4]。赫伯特·布鲁默则进一步强调了个体进行符号互动

和角色领会的能动性，他认为，任何社会组织都将随着行动者认知和行为的改变而改变，它们是一种流

动的持续性状态，个体能够在其中根据各自不同的行为立场将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对象作为一种客体进

行符号化，从而引导个体在社会中的互动行为[5]。 
如果说符号互动论解释了相对微观的个体符号互动机制，那么兰德尔·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就

在一定程度上将该机制置于群体情境中，预设了个体受结群仪式线索引导而呈现出的有限能动性。具体

而言，群体的聚集和对局外人设置的边界将触发共同事件或共同行动，群体内个体之间共同的关注点和

共享的情感由此产生，而这些环节构成了互动仪式，并使个体在相互关注和建立情感纽带的强化过程中

习得群体性的情感能量、表征群体或社会关系的符号，以及道德性的群体规范等[6]。 
通过以上从符号互动论到互动仪式链的概念梳理可知，一方面，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被越来越多

的学者认可为是由社会行为所动态建构的，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或共同体的建立不再像现代社会以前那

样依托于地缘关系或亲缘关系，而是常常因为共同的情感性或事件性经验由个体自发地集结而成，这就

与理查德·桑内特基于具体的关注点和情感等私人体验所定义的公共领域概念不谋而合。 
相比阿伦特、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中情感要素的警惕和降格，桑内特使用“Public Domain”来阐述

公共领域，而非“Public Sphere”或“Public Realm”，这也反映了他并未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泾渭分

明地区别开来，而是用更加具体的关系体验取代抽象概念。 
在桑内特的定义中，私人领域是由共同体成员之间亲密关系所主导的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生活，公共

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似乎仅在于与共事对象的关系：“凡是激起人类情感、让人迷惑或者仅仅是引发

人们注意的东西，从逻辑上来说，都不可以将它排除在人们的私人生活领域之外。”([7]: p. 28)这一观点

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了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一切政治的、社会的都成为了心理的、体验的，而自

恋主义的文化正是造就这一现象的原因：人们一方面让承载社会统治结构的自恋削弱了自己的表达能力

[8]，另一方面又“通过展现个人的特征来显示自己是个真诚的社会行动者”([7]: p. 13)。因此可以说，情

感体验在桑内特的公共领域中是公民参与的决定性要素，这比鲍曼在宏观视角上逐级解构的、与传统共

同体相对立的“狂欢节式共同体”更为具体化，并且为参与者基于情感体验再度凝结为新的共同体保留

了可能。 
桑内特所构画的情感性公共领域在当今媒介社会中也有所反映。在 Web2.0 技术背景下，人们不仅在

互联网交互的速率大大提升，并且能够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塑造自己的线上身份和关系网络，甚至

可以以不涉及自身现实利益的前提下匿名参与到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去，这就使得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与

私人领域进一步相混合，一些互联网用户可能反而与通过线上身份认识的陌生人建立起了更为亲密的社

交关系。不过，桑内特从单一的男性视角分析公共领域的思路也受到了批判，Linke 就表示，桑内特提出

19 世纪的男人视公共领域为脱离理想化私人生活压力的自由地带，而对女性来说，公共领域却与耻辱有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4146


OKA FUKII 
 

 

DOI: 10.12677/jc.2023.114146 992 新闻传播科学 
 

关，所以，桑内特虽然承认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但并未深入考虑性别差异对亲密关系以及公民参与

的影响[9]。 
目前传播学界运用桑内特的公共领域及亲密关系专政概念进行的实证研究型论文相对较少。

Théberge 参考桑内特的大众媒体模糊了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之间的界限这一观点，探索了线上粉丝群组

如何与名人对话并成为名人对其商品的一种营销渠道[10]。Franklin 等人运用桑内特的公共领域私有化和

被驯化的阐述，讨论了不同社会、经济、机构等公共空间基础如何造就了澳大利亚男性性别文化中的孤

独感，其中，鼓励互联网上的弱社交活动对减轻孤独感产生了积极作用[11]。 
孙玮和李梦颖从占海特“异地高考”事件引发的舆论出发，运用桑内特的“世界剧场”公共领域观

点，讨论了社会化媒体如何通过“可见性”重构社会关系[12]。潘琳瑶同样基于桑内特对公共领域和公共

人的阐述对微博用户公共参与的情况展开了实证研究，发现微博用户对社会议题参与强度较高、其表达

文本中存在理性和情感相互交织的情况[13]。由此可见，桑内特的理论对大众文化、大众舆论的当代发展

趋势上具备相当的解释力。 
“厕妹”以或插科打诨或阴阳怪气的“厕语”符号互动为基础，形成了流动性的趣缘共同体，又在

其间以某些共同的情感体验建立起了自己的次级类亲密关系情感共同体，并且有意识地将男性作为“强

者”排除在外，她们活动的动机和具体过程值得深入探讨。 

2.2. 衍生于网络暴力的“抽象文化” 

在网络讨论中，“厕妹”常被与“狗粉丝”等“抽象文化”受众相类比。事实上，根据现有的有关

“抽象文化”的研究，“厕妹”确实符合该群体的特征，如习惯于使用视觉符号或同音字对所指进行创

造性的编码和解码，常以反传统的情绪化表达消解对话或文本中的严肃性等，而“抽象文化”受众恰恰

是一种脱胎于反迷群文化、充斥着网络暴力风险的群体，因此，有必要对包括“厕妹”在内的“抽象文

化”受众为何对网络暴力具备高适应性进行简单的解释。 
首先，有研究表明，在国外，点对点的社交媒体网站上网络暴力发生的频率逐年递增，超过了过去

最常发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即时消息场景[14]，而在国内，社交类软件和网络社区同样是青少年遭遇网络暴

力的主要场景，其中在微博上遭遇网络暴力的青少年达到 25.36% [15]，如今，随着百度贴吧的用户流失，

“抽象文化”受众的活动主阵地也逐渐向微博转移。 
与此同时，网络暴力的细分形式也受到了更多关注，在部分研究中，恶搞(Trolling)被认为是网络暴

力的一种形式[16]。而在另一些研究中，恶搞开始被与网络暴力相区分开来，因为恶搞与网络暴力不同，

它不一定针对个人，是更加匿名且即时的，恶搞者通常会通过模仿某些语词来让人感到尴尬、有趣或引

人反思，网络暴力也可能由此引发。有趣的是，将恶搞定义为网络暴力的人群往往是未被该种形式嘲弄

过、对此并不熟悉的人群，对于曾经被恶搞过、相对熟悉这类交流形式的群体，他们比未曾被恶搞过的

人更容易对恶搞这种线上交流形式感到有趣而非冒犯[17]。 
本文所研究的“厕妹”群体正是这样一种习惯了恶搞语言风格的“抽象文化”受众，根据汪振军和

陈梦[18]的定义，抽象文化主要由“抽象带师”(符码传播者)和“抽象话”(符码传播文本)两个基本要素

构成，这些“抽象话”符码的受众群体可以明确对应其形式特征与外延意义，产生丰富联想并进行重感

受而轻内涵的传播，这种充斥着“回避、娱乐、转化和冒犯”的符码破译活动不仅增加了个体之间的熟

悉感，使之成为他们的群体话语，还将负面情绪消解在了趣味性中。汤雪灏[19]则指出“抽象文化”受众

在自我降格的同时表现出了无差别的嘲弄与戏谑，并且始终保持与权威收编相对抗的态度。陈鹏[20]提出，

“抽象文化”受众对符号的应用有严格排外的潜在规则，该研究还注意到了“抽象文化”受众中普遍的

“弱者优势心理”，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倾向于将自己定义为“弱者”、仇视并主动与社会中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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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冲突，以激怒“强者”为乐。 
除此之外，2016 年在 Facebook 发起民族主义“表情包大战”的“帝吧吧友”作为一种“抽象文化”

受众也引发了较多关注。张宁[21]梳理了“帝吧出征”事件的三个阶段，引爆期时，双方主要就政治主张

展开对抗，在高峰期，政治议题开始娱乐化，逐渐扩散到就两岸在文化上的差异进行对话，到了平息期，

双方交流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文化议题，相关兴趣小组开始出现。刘海龙[22]则将该行动定义为“粉丝民族

主义”活动并进行了话语分析，他认为，传播游戏性的话语表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帝吧”出征者对

严肃话题的挖掘深度，并且成为了带有霸权和优越感色彩的文化资本，但也在意识形态存在鸿沟的情况

下使双方得以进入对话的语境，也有参与者表明，他们就此自下而上地完成了非官方的民族意义建构，

实现了自我赋权。 
总地来说，包含“厕妹”群体在内的“抽象文化”受众是一类依托于参与式符号编码和解码、倾向

于自我矮化为“弱者”，并以娱乐与发泄的形式抵抗权威的亚文化群体。他们身处于网络暴力高发的媒

介化环境中，用符码的使用和态度的确证来构成鲍曼现代性意义上的“狂欢节式共同体”。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来展开研究。 
参与式观察法是民族志质性研究中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参与”和“融入”是该类研究方法的关

键[23]。研究者需要深入到研究对象线上或线下的自我呈现、社会交往和生产生活的真实场景中，作为其

生活场景中的社会行动者与研究对象交互并进行观察。本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主要活动场域是中国社交

媒体新浪微博，在 2022 年 12 月 8 日至 2023 年 1 月 8 日期间，笔者关注了大量自我定位为“厕所”或“厕

妹”的微博账号，并在不主动披露研究者身份的前提下观察“厕所”的动态、参与“厕所”评论区的互

动，以及观察部分在“厕所”账号评论区较为活跃的“厕妹”账号主页，据此邀请合适的半结构化访谈

对象，截至 2022 年 1 月 8 日，“厕所”账号的主题和圈层分布特征大致如下(见表 1)。 
 
Table 1. Theme statistics of “Shouting Bot” accounts over 2000 followers (January 8, 2023) 
表 1. 拥有 2000 人以上粉丝的“隔空喊话 Bot”账号主题统计(2023 年 1 月 8 日) 

类别 数量 

娱乐圈 

无 CP 倾向 

日韩公众人物 23 

其他公众人物 
4/1 

(中国/欧美) 

平台或作品 
1/1/1 

(中国/欧美/日本) 

有 CP 倾向 公众人物 
3/2 

(中国/日韩) 

游戏 

无 CP 倾向 

女性向游戏 8 

其它 
1/1/1 

(RPG/FPS/游戏) 

有 CP 倾向 
3 

(女性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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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相关 
人际关系 11 

功能性 3 

身份认同 
消极 7 

中性 4 

日系虚拟主播 
无 CP 倾向 8 

有 CP 倾向 2 

动画&漫画 
2/3/1/2 

(网站/日本/中国/欧美) 

文学类型 5 

COSPLAY 3 

体育/电子竞技 2 

其它 
1/1/1/1 

(音乐/娃娃/历史/网红) 

 
而半结构化访谈相比全结构化访谈更为灵活，使用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者在依据访谈提纲展开访谈

的同时，允许受访者积极参与话题、发起讨论，研究者将按访谈进行的情况调整相关问题。本研究中，

笔者尽可能地根据“厕所”的主题类型分布在其评论区中进行配额抽样，向筛选出来的研究对象发送访

谈邀请，最终邀请了 10 位“厕妹”作为研究样本，并在 2022 年 12 月 8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期间进行

了半结构化访谈。受限于“厕妹”群体本身的偏好分布特征，以及大部分追星“厕妹”对访谈邀请的排

斥，本研究邀请到的受访者相对而言集中于日系 ACGN 亚文化圈层(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 2)，访谈形式

为线上语音电话或线上文字，访谈时间约为 60 分钟，受访者性别皆为女性。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表 2.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编号 社会身份 “厕所”使

用频率 兴趣圈层 所在地 “厕所”使用动机 备注 

A1 初三学生 高 ACGN，学业 成都 社交，看同人 无 

A2 大一学生 中 ACGN 浙江 看热闹，发泄 经营“厕所” 

A3 高二学生 高 ACGN 北京 看热闹，发泄 无 

A4 休学高一学生 高 ACGN，音乐 福建 交流爱好，社交，

看同人 
COSER 

A5 初三学生 高 ACGN 辽宁 看热闹，发泄 COSER 

A6 高三学生 高 ACGN 浙江 交流爱好，看同人 COSER 

A7 高三学生 中 古典乐，ACGN 上海 交流爱好 大提琴爱好者 

A8 初二学生 高 ACGN，音乐 上海 交流爱好，看热闹，

发泄 Vocaloid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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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休学大二学生 高 ACGN，绘画 武汉 交流爱好，看同人 漫画主笔 

A10 高三学生 高 ACGN 北京 交流爱好，看热闹 无 

3.2.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主要使用互动仪式链模型，结合使用符号互动理论和桑内特情感性公共领域概念进行质性

研究。在围绕成为“厕妹”的契机、作为“厕妹”的线上交流及交友经历、对“厕妹”身份的理解、

对“厕妹”群体内外部差异及冲突的看法、成为“厕妹”前后的变化，以及作为“厕妹”以外的线下

生活情况等问题进行广泛的提问与交流后，为保证访谈有效性，所有访谈数据均以聊天记录备份或录

音形式记录，为保证访谈可信度，本研究在确定适宜使用的理论框架后，以理论饱和为原则，对初始

访谈记录人工编码，并采用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其中类属分析的

结果如下(见表 3)。 
 
Table 3. Results of interview data coding 
表 3. 访谈资料编码表 

部分原始资料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A10：“厕所”好就好在匿名上，能讨论一些在“厕所”外讨论不

了的事，同人作品也很多。 匿名 

群体聚集动机 A7：建“厕所”的初衷就是因为有些话在一般的地方不敢说，所

以给自己另外划了一个地盘。 回避话语霸权 

A2：建“厕所”的初衷就是发出来这些所谓网红做的事，还有大

家反感的声音，让未成年人不要学他们。 抵抗话语霸权 

A3：会突然发现我跟在“厕所”认识的朋友品味一模一样，都是

那种不怎么被人理解的兴趣。 兴趣 

被排斥的边缘化处境 

A6：跟“厕妹”在爱好上会有更多共同语言，更能互相欣赏。 兴趣 

A1：我在现实中和朋友相处比较自卑，父母不理解，老师也会对

我阴阳怪气，但网上的“厕妹”朋友因为经历了类似的事情，所

以都愿意无条件地夸我，这让我感觉到自己是有存在感的。 
社会支持 

A5：每天作业都比较多，我妈不太让我动手机，不想让我给虚拟

人物花钱，自己接稿赚钱花也不行，压力太大了，天天就是走形

式混日子，做什么都没有精神。 
课业 

A8：“厕妹”的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 

心理 A4：“厕妹”比普通朋友好多了，不会因为我“自残”而远离我

或者非要开导我，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很亲切。 

A5：外人不管怎么去学“厕妹”也不会完全成为“厕妹”的，他

们家庭富裕当然体会不了我们的感受。 经济 

A3：在路上被男性骚扰，我骂他一句，他就开始骂骂咧咧地追过

来，回家跟妈妈讲这件事，她非说是我穿得不像好姑娘，在“厕

所”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大家都“厌男”。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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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大家会在自己的主页标注“镇魂”，这样就不容易被不相干

的人搜到了。 自我保护 

排斥局外人的屏障 A3：用“花名”算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自觉吧，“厕所”这种地方

太多人知道了就会被举报。 群体维护 

A6：“萌萌人”很容易看出来，比如对别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或

者发言不看场合的，一般就是“萌萌人”。 隐性规范 

A3：只要你逛“厕所”，那大家都一样烂，反正都是需要一个宣

泄恶意的地方，这种方式起码比直接攻击别人好。 宣泄需求 

存在分歧的关注焦点 
A4：我们这些消极的人可以聚在一起看乐子，有家的感觉。 消遣需求 

A9：希望在被画画搞到负能的时候看看一样的人的吐槽和建议。 交流需求 

A7：会有学琴好累、好贵、学大提琴以后也没饭吃之类的投稿，

我很少评论但是会去评论这些比较能共情的投稿。 共情需求 

A8：能发泄一些情绪并且让一些人看见，真的能让人情绪稳定很多。 调节情绪 

正反馈强化 

A1：会减少一些孤独感，知道“不是自己一个人这样”，还有就

是过滤信息的能力变强了。 信息选择 

A5：感觉成为“厕妹”后心理状态比之前好了一些，更开朗、更

爱说笑了，不过也更依赖于网络了。 增加表达 

A6：成为“厕妹”后可能比以前更敢发自己创作的一些东西，大

家更多的还是会鼓励。 自我效能 

4. 讨论 

4.1. 形式重构质料：软暴力符号的泛娱乐化嬗变 

“抽象文化”的盛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网络在中国青少年群体间的涵化效果。在 Web2.0 模式的新媒

体时代，受众与大众媒介共同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加工为可以被快速共享和传播的符号，并进行周期性、

动态性的传播，而新媒体平台上的符号现实在内化为人们头脑中的主观现实以前，实际上经历了能指的

漂移过程。 
具体而言，原本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用以表达嘲讽、羞辱等含义的网络暴力符号在被持续性地共

享和使用以后，逐渐常态化和娱乐化，甚至于成为群体符号，在这些群体内，暴力符号有更为丰富的多

义性，它们在感知、评价和使用上不再被认为拥有与原本所指同等的暴力程度，反而成为共用群体符号

进行交流的良性互动，增加在该群体共识基础上使用和接收暴力符号的群体成员之间的亲近感。而暴力

符号的能指表现形式，及其所指涵义本身也在不断使用过程逐渐产生变化，或许可以说，“抽象文化”

证实了拉康以来对能指和所指颠倒的论述[24]和符号互动论的基本条件，即能指在其它能指的交互作用下

与不同的所指缝合、符号的使用决定了其意义、形式塑造了质料。 
虽然“厕妹”常被大众与其他“抽象文化”受众做类比，但她们所使用的“抽象话”亦即“厕语”

也具备该群体的特殊特征，根据受访者 A8，“厕语”可以大致按照以下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来进行归纳

(见表 4)。 
在偶发交流阶段，“厕语”尚未定型，大部分词汇演变自 LGBTQ、绘圈等亚文化圈层；在圈层形成

阶段，“厕语”的原创性和丰富性大大提升，非“厕妹”群体开始无法迅速破译她们的语言，因为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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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厕妹”将情感性表达更加夸张化，并使用更多的同音词来代替原本的词汇，另一方面，“厕妹”

开始更倾向于通过展现自己的低姿态，或以状似亲密的态度来表达对不赞同内容的嘲讽，相比其它“抽

象文化”圈层，这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最后，在影响扩散阶段，“厕语”变得更为抽象，它们可能

更加朗朗上口、没有特定的含义，也容易在“厕妹”群体外被传播扩散，同时，在这一阶段，“厕妹”

乃至女性网民在使用“厕语”的过程中更加有意识地展现出了她们的激进女性主义立场，比如减少使用

过去污名化的女性黑称、习惯性地站在女性视角使用批判“辱女”、鼓励“爱女”等立场判断，因此，

在分析“厕妹”群体时，也有必要考虑该群体所反映的性别群体特征。 
 

Table 4. Summarization of the three phases “toilet language” sample 
表 4. 三个阶段的“厕语”部分样本归纳 

阶段 “厕语”示例 

第一阶段 
(偶发交流阶段) 

高柱、饱饱、妈咪、线虫、哒解、自挂、麦艾斯、本来的是、无人在意、瑞平、nbcs、
gnps、omg 

第二阶段 
(圈层形成阶段) 

老公、豹豹、猫猫、萌萌、品客、苯宝、怜爱、季度、相似、好崩溃、私人恩怨、怎

么你了、别惦记、吃点好的 

第三阶段 
(影响扩散阶段) 

溺爱、汝女、南屏、低脂、眼睛袅袅、寸不已、我服了爸爸、再 xx 试试呢、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让让他吧 

 
此外，“厕语”的所指是在能指与能指的相互作用、上下文的语境中被确证的，如“萌萌”在一些

情况下可能是在对某些内容表示赞赏，在另一些情况下，“萌萌”可能用以嘲讽喜欢干涉他人的非“厕

妹”群体。由此，通过反语和互文的能指迁移游戏，“厕妹”在“厕所”内建立起或互相认同或互相嘲

讽的常态，并且通过社群内部符号的编码和互动得以“直言不讳”一些大众可能会予以不理解或批判的

观点，这往往也是她们开始进入“厕所”文化的主要动机，而大多数“厕妹”不会对此感到不快，反倒

因此建立起来高度的身份认同，在满足自己情感发泄的需要时也认可他人的需要，并根据这种共同的目

标和诉求提升自己的心理弹性，比如受访者 A3 就表示： 
“有时候吵着吵着可能反倒还成朋友了，所以网上的吵架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较真、‘玻璃心’，

反而就成了笑话。” 

4.2. 情感发泄作为一种消极抵抗仪式：共同体如何凝结 

从群体语言的形式上亦可知，“厕妹”的“不入流”也是“厕妹”群体的主动选择，她们不仅在

日常交流语言上频繁使用同音字来进行代指，还尽可能避免自己的账号主页为一般网民所见，比如在

自己的账号主页简介上标注“镇魂”，实际上，这样一种回避的策略正反映了“厕妹”群体的消极抵

抗仪式。 
首先，大多数“厕妹”边缘化的自我定位来源于她们在性别、经济和权力话语等现实层面上的弱势

处境。本次研究中，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经面临经济困境、因为女性身份受到过男性的性骚扰

乃至霸凌，和感到与应试教育体系等社会环境因素不相适应，等等。在描述这些被边缘化的生活经历时，

“厕妹”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情绪和习得性无助心理，这些情感反过来也共同构成了排外的命定论立场，

而一些“厕妹”可能拒绝共情现实处境比自己要顺遂、家境较为富裕的“厕妹”，因此有理由推测，“厕

妹”更有可能进行上行社会比较。 
由于线下生活处境的逼仄，大多数“厕妹”选择将自己的归属感需求转向线上，然而她们会发现，

一方面，网络上的积极自我呈现曝光率更大，这些内容可能来自生活处境更优越的个体，这使得“厕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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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行社会比较心理更容易被唤起，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同样是现实秩序的映射，尤其是当经济基础决

定意识形态时，“厕妹”可能会发现，自己难以融入主流的大众舆论当中，且常常受到批判，这可能也

进一步增加了“厕妹”与主流舆论保持距离的感知必要性。 
然而，保持边缘化的处境对“厕妹”来说并不能满足她们的情感需求。本研究中，绝大多数观察

对象及受访者表现出了较强的自主意识和情感表达诉求，以及较为明显的自由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政

治立场，这就使得她们对与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对立面的主流舆论以及权威机构普遍采取消极抵抗

的策略。这种消极抵抗策略主要是指向“厕妹”外部的，当一位“厕妹”没有对外表现出消极抵抗的

态度，而是表现出了极强的开放性、允许任何非“厕妹”个体参与讨论时，她的“成分”也会遭到“厕

妹”的质疑。不过，大多数“厕妹”即使不赞同外群体对“厕妹”的模仿行为，通常也对外群体没有

明显的排斥，这取决于她们是否认为“厕所”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具备交流属性的公共领域，仅关注

“厕所”作为公共领域功能性一面的“厕妹”并不认为“厕妹”与其他人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但通

过“厕所”解决了较多内在需求、因此为“厕所”赋予了更多情感性意义的“厕妹”则会对外群体表

现出较强的敌意，她们会更明确地坚持自己的边缘化处境是由非“厕妹”群体导致的，而“厕所”是

自己必须要捍卫的私人领域。 
由此，以“厕语”进行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厕妹”群体内的互动仪式，通过使用这些话语符号表现

出插科打诨的现代犬儒主义态度，“厕妹”得以确证自己对该情感共同体的归属感，并在为自己构筑的

“茧房”内建立社交关系，“厕妹”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似乎比一般的交友关系更为紧密和外显，她们

可能互相称呼“老公”、“妈咪”、“宝宝”，并且经常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彼此分享生活和互动，而大

多数受访者都曾像受访者 A1 一样表示： 
“‘厕所’有家的感觉，在这里自己想什么、说什么都是会有人愿意接受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

很难。” 

4.3. 情感共同体还是原子式的个体：消解于感性和个性表达中的群体诉求 

虽然大多数“厕妹”表示对“厕所”有归属感，但 “厕妹”与“厕妹”之间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

“厕妹”最初往往因为某个兴趣点而聚集到相关的“厕所”账号下进行投稿和讨论，当分类层级较高的

“厕所”中逐渐开始产生矛盾，并分化出主流和边缘立场以后，双方也开始有意识地外迁并建立更符合

自己偏好的“厕所”，而在分类层级较高的原“厕所”中则约定俗成地不发表可能引起论战的言论。 
由于“厕所”文化率先在 ACGN 文化圈层流行开来，部分 ACGN 文化圈层的“厕妹”可能将“饭圈”

的“厕妹”视为后来者，并认为一些暴力符号和极化倾向来源于“饭圈”、自己自由表达和交流的权利

因此受阻，较早开始接触“厕所”文化的受访者 A9 就表示： 
“现在的‘厕所’已经被饭圈文化入侵了，‘同担’、‘毒唯’这些词本来就属于饭圈用语，以前

根本不会讲究那么多……以前的‘厕所’言论更开放些，现在就是从一种言语霸权走向另一种言语霸权，

几乎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超话’了。” 
不过，兴趣偏好并非“厕妹”唯一的关注点，她们也愿意为了维系情感共同体而让渡自己的一部分

权利，某些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也可能是她们评估自己是否要继续维系这一情感共同体的底线，

这就不得不提到“厕妹”在群体规范上对内外群体的划分。 
在群体规范上，所有“厕妹”基本都认同，“厕妹”通常心理状态不佳却不被理解，并且持有较为

激进的女权主义立场。就网络暴力事件以来大众对“厕妹”的热议和批评，绝大多数“厕妹”表示自己

与向受害者施加网络暴力的“厕妹”不同，她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趣缘社交，几乎不会主动对他人施加

网络暴力。对此，受访者 A9 尝试作出了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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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妹’的定义就很模糊，我们普遍认同只要你逛厕就算是‘厕妹’，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标准，

但是现在大众普遍有所认知的是那种狭义上的‘厕妹’，说话比较激进、有‘厕’味，并且还以此为荣

的，我觉得我并不是这种。” 
不过，也有少部分受访者认为网络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在经济和情感上是既得利益者却仍在博取关

注，从而产生了较为极端的排斥感，该类型的“厕妹”占比较少，但线上活动更为活跃，也更容易带动

“狂欢”，如受访者 A5 在谈到“依奈”事件时表示： 
“一位家里有保姆、休学在家的小公主想怎样就怎样不计代价，我们‘厕妹’又是怎样的呢？可能

我们比她要不如意多了，我们觉得别人做得不好去说，我们就成了‘网暴者’，就得被所有人不分青红

皂白地骂。” 
还有少部分“厕妹”对“依奈”事件后大众对“厕妹”的攻击表示了不在意的态度，如受访者 A3

表示： 
“无所谓，反正又没有指名道姓骂我，就当免费看戏了。但是如果他们影响到我的现实生活，那我

会马上报警。” 
由此可见，“厕妹”内部也细分了不同类型的群体，这些群体可能分别以趣缘社交、情感发泄和娱

乐消遣为目的建立自己的“厕妹”身份，这也导致她们之间的群体规范有所不同，彼此之间可能产生内

部冲突。 
总之，虽然“厕妹”内部分化出了因兴趣偏好、群体规范而不同的次级群体，但她们之间也存在以

下三点共性：其一，在经济状况上，“厕妹”普遍出身于经济状况不佳的中产及以下家庭；其二，在心

理状态上，“厕妹”普遍未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独自面对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压力，因此缺少自

我效能感，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上行社会比较心理，甚至存在较为普遍的情绪障碍及自残自伤行为；

其三，在政治立场上，“厕妹”普遍极端地排斥男权主义，以一种命定论和存在主义的姿态在对自己当

下处境的否定中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她们更容易支持自由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的生活态度。 

5. 结论 

暴力符号的娱乐化传播，虽然在积极层面上增加了青少年网民的心理弹性，让他们能够正面应对来

自外界的负面影响，尝试自主构建言论自由的公共空间，但在消极层面上，这不仅使青少年网民更加主

动地适应于情感发泄式的非理性表达和消极抵抗式的排外氛围，实际上并无益于真正的公共讨论和意见

表达，而且，青少年网民使用回避和分群的策略避免内部冲突的举措进一步强化了固有的差异，使得差

异演变为分歧甚至是难以调和的潜在冲突。当这一过程反复发生，青少年网民亦开始对差异格外敏感，

边缘化成为了他们为自己构建的个性，原子式的个体似乎成为了集体无意识的必然结果。 
在原子式的个体与狂欢式的共同体之间起到桥接作用的，便是青少年网民基于自身情感需求建立的

类亲密关系共同体，然而，基于负面情绪发展起来的反权威和犬儒主义精神内核经过言论自由这一形式

的包装，唤起了更多青少年网民的共鸣，在认知上强化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可以说，“厕妹”是青少年网民中一个极端且突出的例子，她们的存在反映出青少年网民在形式上

面对话语强权及言论自由有一定的能动性，然而，出于对现状之否定而完全自发组织的舆论场终究容易

基于个体立场而趋近于民粹，青少年网民会发现，所谓“霸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是永远无法消解

的，分众化社群或许可以满足她们的情感发泄需求，但她们自主意愿的表达在这种模式下仍然难以得到

伸张。同时，家庭、学校和社会也有必要关注青少年的情感需求，尤其是加强在情绪调节、信息选择性

摄入、自我表达意识和自我效能感方面的引导，以避免青少年过于卷入存在极化风险的线上情感共同体，

并在其中建立负面身份认同，从而关闭沟通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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